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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

赵　 军

摘　 　 要： 埃及与阿盟的特殊关系，外在表现为埃及主导阿盟的构建过程、引领

阿盟框架下阿拉伯合作机制的基本发展方向，同时也是阿盟经费的重要提供者、
阿盟总部的所在国和阿盟秘书长职位的长期占有国；内在表现为埃及民族主义与

阿拉伯民族主义互动过程中的一致性与矛盾性。 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实践表明，阿
盟需要埃及这样的地区大国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埃及也需要阿盟泛阿拉伯主义体

制来实现其部分对外战略目标和拓展其国家利益。 两者的相互需求构成彼此关

系的恒久支点，这种关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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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规划课题（１４ＪＤＦＺ０３ＹＢ）的阶

段性成果，并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Ａ）类外国语言文学项目”和“上海外国语大

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课题”资助。

埃及与阿盟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 作为阿盟的一个主要创始国，作为阿盟

总部所在地，作为阿盟经费的重要提供者，作为秘书长（除第四任秘书长外）职
位的长期占据国，作为阿拉伯世界中的重要大国，埃及在阿盟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７０ 多年来，在这个颇具“民主”色彩

的区域组织里，埃及时而积极参与，充满希望；时而处于主导，呼风唤雨；时而极

度失望，游离于组织之外；时而心有余，但力已不足。 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

因造成了埃及与阿盟较为复杂的关系模式。 对埃及来说，这种关系仍然会长期

保持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管是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雄心，还是埃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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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抱负都少不了阿盟这一泛阿拉伯主义体制。 而对阿盟来说，它也需要埃及

这样的大国支持和引领，否则难有作为。

一、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的发展与阿盟的建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的确立，有一个历史过程。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

比，埃及积极参与泛阿拉伯政治活动、认同阿拉伯民族身份的时间相对较晚。
埃及参与组建阿盟的过程，对埃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其从埃及

民族主义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过程的完成。
近代以来，埃及深受欧洲文明影响。 英法殖民者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想让埃

及人民觉醒，十九世纪后期埃及阿拉比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加之穆斯塔法·
卡米勒和穆罕默德·法里德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英勇献身行为加深

了埃及人的自我民族认同，但对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颇为有限。① 埃及人认为，
阿拉伯人弱小、不团结、没有清晰的民族认同。 另外，埃及在对抗奥斯曼帝国

时，阿拉伯人没有适时伸出援手，造成埃及人对阿拉伯世界偏见颇深。② 直到

２０ 世纪初，埃及仍将其内外事务与其他阿拉伯事务截然分开，仍然认为亚洲阿

拉伯地区的基本利益与埃及关系不大。 １９１４ 年阿拉伯大起义爆发，埃及政府表

示不支持。③ 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期间，埃及参会代表拒绝与阿拉伯领导人采取一

致立场。 时任埃及首相萨阿德·扎格鲁勒（Ｓａａｄ Ｚａｇｈｌｕｌ）甚至公开说，“我们的

事情是埃及人的事情，而非阿拉伯人的事情”，“与阿拉伯人的合作是零加零的

结果。”④对于埃及拒绝认同阿拉伯民族身份的行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

萨提·胡斯里（Ｓａｔｉ ａｌ⁃Ｈｕｓｒｉ）有过严厉的批评并认为埃及的阿拉伯身分无可争

议，虽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冷漠无情”，⑤但是“埃及无可置疑地属于阿拉伯世

界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与文化都是如此”。⑥ １９２５ 年叙利亚起义改变了埃及对

待阿拉伯世界的态度。 埃及认为与阿拉伯世界是唇亡齿寒的共存关系，在诸多

事务中不再纯粹强调埃及自身利益，也不再刻意与阿拉伯世界廓清界线，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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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关注亚洲阿拉伯事务。 这一重要变化，无疑预示着埃及明确走向阿拉伯民

族主义怀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埃及文化界和宗教界发起了有关埃及国家走向问题

的大讨论。 这次讨论使埃及朝野达成基本共识，形成一种把传统信仰（法老文

化和伊斯兰教）、阿拉伯身份和西方世俗化糅合起来的新型社会文化。 埃及社

会各类泛东方、泛阿拉伯和泛伊斯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出，它们的跨

国活动及思想论争与传播对埃及与阿拉伯关系发展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

用。 埃及对阿关系渐趋主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埃及与沙特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条

约。 ５ 月埃及在外交部和宣传部设立“阿拉伯事务局”，在商务部组建“阿拉伯

特别委员会”。 ７ 月法鲁克国王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巩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

系。 埃及媒体不再使用“东方国家”等模糊用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兄弟国

家”等强调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话语。
在埃及主动发展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期间，１９３６ 年 ４ 月爆发的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起义赋予埃及进一步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的契机。 巴勒斯坦问题使

埃及首相纳哈斯（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ｌ⁃Ｎａｈａｓ Ｐａｓｈａ）推动埃及朝野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考

虑埃及的国家安全利益。 纳哈斯明确表示反对巴勒斯坦分治。 他说，“我们也

是阿拉伯人，埃及对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感到不安，……谁知道贪婪的犹太人下

一个目标不是西奈？”①１９３７ 年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西在国际联盟的首次演讲

中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涉及埃及利益。 可以说，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因巴勒

斯坦问题而变得空前密切，埃及的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得到了强化。
在埃及政府积极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埃及国王法鲁克就开始具

体构想阿拉伯世界的未来走向。 他认为，只有恢复哈里发制度才能实现埃及对

阿拉伯国家产生根本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才能够云集在埃及周围。 法鲁

克派遣埃及乌里玛（Ｕｌｅｍａ）游说伊斯兰国家，宣传其恢复哈里发制度的计划：
在埃及设立哈里发；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各设置一个副哈里发；在开罗建立常设

最高伊斯兰理事会。 １９３８ 年，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代表到埃及参加巴勒斯坦防务

会议，该会议被埃及媒体普遍称为“阿拉伯伊斯兰团结盛会”。 在开幕式宣布与

会者名单后，会场上响起了“信士们的长官———法鲁克一世万岁”的口号。 １９３９
年初，参加巴勒斯坦问题巴黎圆桌会议的部分阿拉伯代表中途在开罗集会，在
一次周五的聚礼中，王室人员阻止伊玛目按照惯例主持祈祷，法鲁克就像拥有

哈里发权力一样，亲自主持祈祷仪式。 法鲁克离开清真寺时，“哈里发万岁”的
口号再次响起。

法鲁克之所以渴望建立一个新的阿拉伯伊斯兰联盟，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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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是埃及持久参与地区事务必不可少的工具。 按照他的设想，要解决中东地区

问题，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某种具有泛地区意义的组织，而建立一个阿

拉伯伊斯兰联盟便于埃及做出理想的地区安排。 但是，由于英国、部分伊斯兰

国家和埃及国内知名人士的坚决反对，法鲁克恢复哈里发制度的企图未能得

逞，这也意味着埃及以宗教路径来获得阿拉伯身分认同和阿拉伯世界主导权的

失败。
二战的爆发再次赋予埃及历史的契机，战争使英国改变以往的既定政策，

转而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统一。 这一情势促使埃及首相纳哈斯在国内外不遗余

力地推动埃及主导的阿拉伯统一计划。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纳哈斯对华夫脱党

发表演说，宣称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姊妹国家的愿望而奋斗：“把我们同阿

拉伯和东方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多不胜数，且牢不可破。 ……而这些纽带

也就更加坚固有力。 在这次大战中，它们全都盼望民主的胜利，期待新时代黎

明的到来，……到那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毗邻的东方国家将成为一个以

埃及为先锋的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集团，能履行其世界职责及其道义任务，并能

自立于自由民族之林。”①纳哈斯不仅强调了埃及的阿拉伯身分，而且毫不掩饰

埃及要主导阿拉伯世界的雄心。 纳哈斯竭力反对其他版本联盟计划的同时，表
达埃及引领阿拉伯世界的意愿，并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积极推销埃及版“阿拉伯

国家联盟”计划。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埃及极力反对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Ｎｕｒｉ ａｌ⁃
Ｓａｉｄ）提出的旨在最终实现阿拉伯世界完全统一的“肥沃新月计划”。 纳哈斯明

确表示，要保证阿拉伯现存的主权结构不变和阿拉伯政治实体的独立存在，反
对阿拉伯国家重定版图，并且埃及在阿拉伯联合问题上应站在阿拉伯集团的

“最前列”。②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间纳哈斯积极与伊拉克、沙特、叙利亚、约旦、黎巴

嫩等国领导人进行多次会晤和磋商并达成初步共识之后③，１９４４ 年 ９ 月阿拉伯

各方草签《亚历山大议定书》，框定阿盟的基本架构。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阿盟

公约》获得通过，宣告阿盟成立。
阿盟的诞生应该说是埃及、伊拉克、沙特、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等创始

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埃及显然起了主导作用。 埃及积极推动建立阿盟的

活动，既反映了埃及实力地位的上升和对埃及民族利益的追求，又折射出埃及

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边界。 它固然希望通过维护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团结来

维护埃及的利益，但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无可争议的阿拉伯世界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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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表面上，阿盟的建立，标志着埃及已经从狭隘的埃及民族主义身分完成了

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身分的认同和转型，但在本质上则预示着埃及以新的身分来

争夺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的开始。

二、 埃及的理想与阿盟的现实

《阿盟公约》通过后，埃及朝野上下意见不一。 法鲁克国王是支持这一公约

的，他在重建哈里发制度失败后，就深悉阿拉伯各路当权者并非真正愿意放弃

自己的权力以实现阿拉伯统一，从而转向建立一个以经济和文化合作为主的非

中央集权式阿拉伯邦联。① 埃及华夫脱党（Ｗａｆｄ）对《阿盟公约》持批评态度，
一是因为其党魁纳哈斯在《亚历山大议定书》签署后就被免职，二是因为《公
约》强调的是各政治实体的主权，建立的是一个协调机制而非真正统一的阿拉

伯联邦，没有提及未来的阿拉伯统一。 这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亚历山大议定书》
确立的“阿拉伯政治实体逐步放弃主权以达至统一”的核心规定。 但是，不管如

何，各国代表一致同意在《阿盟公约》外加附件以及确定开罗为阿盟总部永久驻

地，使埃及人还是自信地认为已经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并相信阿盟是

阿拉伯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行为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外交谈判的场所。 同

时认为这个泛阿拉伯框架体系与埃及的国家利益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 不少

埃及人是以埃及的方式来看待阿盟的。 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西认为，“阿拉伯

国家代表本来可能达成一个比《公约》更为强大的联盟计划，但是，国家联盟需

要政治家和当权者的培育并引导走向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能强加。”②或

多或少，埃及人确信这一制度设计大体合乎阿拉伯世界的现实，并且认为在一

定时期内通过这个阿拉伯机构能够改造其他的成员。
埃及建立阿盟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个泛阿拉伯机构完成阿拉伯民族身分

的认同，进而攫取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最终实现埃及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在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拓展。 但是，阿盟所确立的体制，是一个参照国际联盟

的制度安排、形式上表现为成员国平等的民主体制。 阿盟理事会有关的表决制

度，就是实现这种民主政治的保证。 在这种制度设计中，理论上某个成员国要

实现对阿盟的绝对主导权是很难的。 因为阿盟所确立的成员国平等一致原则，
只有“经一致通过的理事会的决议应对联盟全体会员国有拘束力；由多数票通

过的理事会的决议仅对赞成国有拘束力。”③换言之，只有在成员国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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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它才可以实现泛阿拉伯合作，如果不一致，则这种泛阿拉伯合作或团结就难

以真正存在。 也许埃及领导人认为阿拉伯国家在阿盟中的活动可以像在反对

联合国 １８１ 号阿犹分治决议时那样携手合作，但事实上，这种合作很快就陷入

了困境。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对阿盟

联军军事指挥权的争夺及在战争结束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领土的

“瓜分”，使阿盟成员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充分暴露，自私自利的行为昭然若揭。①

这证明了作为意识形态联盟的阿盟②的本质缺陷，因为“意识形态对联盟的凝

聚力而言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③因此，埃及历史学家拉菲伊（Ａｂｕ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 ａｌ⁃Ｒａｆｉｉ）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政府既缺乏合作的

真诚，也缺乏彼此合作的渴望。”④这似乎说明了一点，就是法鲁克时期的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抱负并未得到真切的落实，在阿拉伯根本利益问题上埃及在阿

盟中也没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１９５２ 年革命政权建立后，埃及的政治倾向及其对外战略目标的厘定与实

践，试图打破阿盟这种“联”而不“盟”的局面。 纳赛尔政权通过设定“三个圈

子”的对外战略目标，确立了埃及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及最终归宿点，那就是

作为基本纲领的埃及民族主义和作为最高纲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埃及举起

泛阿拉伯主义大旗，通过占据阿拉伯民族道义制高点试图对接两大目标。 纳赛

尔借助苏伊士运河战争，锻造出“阿拉伯雄狮”、“当代萨拉丁”等阿拉伯民族英

雄的形象；通过瓦解巴格达条约组织，埃及进一步确立了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

支配地位和引领作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则是埃及从领导阿拉伯“团
结”到阿拉伯“统一”的转型尝试；而对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

支持，是赢得阿拉伯民众对埃及领导地位普遍认同的重要路径。⑤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埃及在阿盟组织俨然有呼风唤雨之势，其他阿

拉伯国家显得唯埃及马首是瞻。 这一时期有人戏称阿盟为“埃及外交部的分支

机构”。⑥ 当然，埃及这种支配性地位并不绝对稳固，随着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

并加入阿盟。 它们之中一些国家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追随埃及领导的意愿，

９９

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汪树民：“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载《史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５ ～
２９ 页。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版，第 ２４１～２４２ 页。
Ｅｒｎｓｔ Ｂ． Ｈａｓｓ， Ａｌｌｅｎ Ｗｈｉ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ｐ．１６８．
阿布杜·拉赫曼·拉菲伊：《埃及起义之余波》（阿拉伯文版）（第 ２ 卷），开罗 １９５１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Ｔａｗｆｉｇ Ｙ． Ｈａｓｏｕ，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Ｅｇｙｐｔ􀆳ｓ Ｎ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Ｌｅａｇｕ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ｓｔｖａｎ Ｐｏｇａｎ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２４．



在有些问题上往往有悖于埃及的立场，从而对埃及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如叙

利亚退出“阿联”之时，大部分阿盟成员国态度明显偏向叙利亚，导致埃及以“退
出阿盟”相要挟。①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阿方惨败而告终，战争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

“滑铁卢”，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埃及和泛阿拉伯主义象征的阿盟在阿拉伯世界的

形象大打折扣。②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阿盟理事会在涉及阿拉伯国家利益重

大问题的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有所减少。 埃及开始尝试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实

践中抽身，如试图利用阿盟以实现在也门内战中与沙特和解，但最终失败而不

得不单方面从也门撤军。 另外，１９７０ 年沙特组建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充分表明埃

及在阿拉伯世界支配性地位有所下降。 尽管埃及与其他阿盟国家在巴勒斯坦

问题及反殖民问题上仍然能够达成共识，但这与“阿盟看起来像是某个大国支

配的组织，主要是埃及”③的看法开始渐行渐远。 纳赛尔逝世后，埃及与阿盟关

系变得微妙。 萨达特对实现阿拉伯国家统一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并期待从阿拉

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沼中尽快抽身，但其仍不忘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

地位，以在阿盟平台上实现引领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进而实现埃及的国家利

益。④ 萨达特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是这种心理的真实显现。 虽然战争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萨达特实现了上述目的，但是之后以国家利益为基点构筑的对以色

列“和解”政策并未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即时追随和响应。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埃及与

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该协议为埃及赢得了与以色列的和平，却几乎输掉

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１７ 个阿拉伯国家与埃

及断绝外交关系，阿盟中止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 埃及似乎回到了孤悬于阿拉

伯世界之外的历史原点。 埃及面临如此处境，使得埃及朝野对阿盟存在极大不

满。 埃及对阿盟贡献最大，到头来被阿拉伯国家唾弃。 不过，整个八十年代阿

盟对埃及政策在矛盾中展开，一方面阿盟成为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和抨击埃

及的场所，另一方面成为审视和认同埃及对以和解战略的讨论场。
穆巴拉克主政埃及后，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认为

这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将重返阿盟作为一项奋斗目标。⑤ 埃及采取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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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耐心做工作与克制、忍让、等待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埃及保持了与已断

交的阿拉伯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双边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实质关系，另一方

面巩固了未与其断交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召开的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关于埃及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决议。 埃

及旋即恢复了在阿盟的一切活动。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用武力吞并科威特。 这是阿盟建立以来

最严重的内部危机，即一个成员国武力兼并另一成员国。 危机期间，阿盟首脑

会议迟迟难达共识，意味着阿盟国家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而最终声明证明阿盟

内部的确已经四分五裂，也预示着阿盟框架下寻求解决之法的失败。 面对此情

此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只能发出无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呼唤，“伊拉克人民是

埃及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兄弟，我们不想让阿拉伯民族成为两个民族。 我们不

想阿拉伯民族受到恶毒的目的欺骗而分裂，从而使他们在同一民族内部发生战

争。”①从此，阿盟已经难以成为解决阿拉伯政治问题的中心舞台。
海湾危机尽管将回归阿盟后的埃及拉回到阿拉伯政治现实轨道中，但埃及仍

然初心未改，念念不忘主导阿盟。 当然，埃及的确有如此想法的理由。 首先是埃

及在阿以问题上的引领作用。 埃及坚持执行对以色列和解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得

到其他阿盟国家的认同。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阿拉伯和平倡议”就是最佳注脚。 其次，埃
及是阿盟改革的提议者和支持国，如 ２００１ 年起阿盟首脑会议机制化，就是埃及的

杰作。 再次，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也是埃及提议并积极推进的结果。 当前阿盟与

过去相比在经济合作方面更愿意采取行动，更愿意扮演推进阿拉伯经济民族主义

实现的角色。 它频繁出台相关经济措施，推动阿拉伯经济一体化进程。 从埃及方

面来说，它也比过去更愿意在阿盟框架下开展经济活动，以实现埃及与其他阿拉

伯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 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倡议获得阿盟首脑会议表决通过

并启动后，埃及在阿盟框架下已经与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约
旦和伊拉克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该自贸区实现 ２．１ 万亿美

元的交易，埃及贸易顺差高达 ４０００ 万美元。②

事实表明，阿盟需要埃及的支持，埃及也需要阿盟的平台。 埃及之所以需

要阿盟，是要利用阿盟的泛阿拉伯体制来确保自己在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和引

领作用。 而阿盟需要埃及这样的大国支持才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作用。

三、 中东剧变中的抉择

曾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成员国对于一个组织的支持力度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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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其国家利益服务的程度大致呈正相关关系。① 自中东剧变以来，阿盟显

得异常活跃，强势介入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和“伊斯兰国”崛起等

地区安全问题，似乎有重回阿拉伯政治中心舞台之势。 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

上，从调停该国危机、政治经济制裁巴沙尔政权到公开介入内战等整个发展过

程中，阿盟的干预是值得关注的。 而阿盟以决议方式公然干涉成员国内战的行

为在阿盟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当然这与埃及的坚定支持是不可分割的。 埃及

穆尔西政权为增强阿盟决议的权威性及其有效实施，召回驻叙利亚大使、支持

阿盟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投票赞成叙利亚全国联盟拥有在

阿盟组织的合法席位以及配合阿盟对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制裁。 从埃及方面

来说，埃及穆尔西政权及之后的塞西政权全面支持阿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与埃及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有关。 当代埃及对外战略本质

上仍在“三个圈子”指导下展开的，使埃及一直把确保其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作

为其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② 这种战略思想，使埃及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同阿盟

的联系，不得不利用阿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体制和干涉主义态势，不得不以各

种方式争取在阿盟的主导作用。 埃及支持打着阿盟旗号下各种干涉行动，是要

继续利用阿盟体制来阻止自己的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的弱化和重塑阿拉伯世

界的领导形象的客观现实。③ 这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塞西总统就职演讲做了重

新宣示：“埃及在未来的任务就是重回历史使命，维护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民族

的稳定。”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埃及会“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重要地位，同
时也会注意处理好同欧盟的关系。”⑤

第二，同中东剧变后的地区格局变化紧密相关。 中东阿拉伯政权发生剧变

后，阿拉伯政治地缘格局发生了质的变迁，出现“西”弱“东”强之势。 利比亚、
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传统地区强国彻底衰落。 埃及因自身危机重重，元气

大伤，国家能力相对衰落，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 相较之下，沙特、卡塔尔和阿

联酋等海合会国家政治经济影响力发展势头强劲。 中东剧变期间，由海合会国

家提议并在阿盟首脑会议和理事会会议获得通过的议题明显增多。 埃及穆尔

西政权和塞西政权更多地借助于支持阿盟决议，来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

威特等海合会“金主”国家亲近，以获取它们的经济支持和政治认同来帮助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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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财政危机。① 就这一点说，埃及支持阿盟存在非常时期无奈选择的成分。
但由于“海合会国家同埃及是兄弟国家，援助埃及稳定局势，对地区、对他们都

有利，因此，他们对埃及的援助是不会断的。”②

第三，与阿盟被视为实现埃及国家利益的工具有关。 有学者曾指出，“在本

质上，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把国际组织看作是工具，通过这种工

具，它们能发展它们各自国家利益的某些方面。”③其实，任何阿拉伯国家在处

理与阿盟的关系时，都存在利益问题，它们都会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 埃及更

是突出，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不如此。 塞西上台后，人们看到埃及正

通过阿盟实现其作为主导力量回归地区舞台的努力。 安全上，埃及试图突破原

来各种安全机制的束缚，尝试建立新的安全机制。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阿盟首脑峰会期

间，埃及积极支持阿盟组建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部队”的“准联盟”机制。 塞

西认为阿盟是阿拉伯世界齐心协力地应对危机和增进彼此互信的最重要平

台。④经济上，埃及强调阿盟框架下合作机制的有效性。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埃及工贸

部发布报告认为，尽管地区动荡，但埃及与阿盟国家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贸易额逐年

增长，分别为 ６７８．５ 亿埃镑、７７１．５ 亿埃镑、９００ 亿埃镑和 １０６７ 亿埃镑。⑤

埃及的利益特点在于它的阿拉伯属性。 从理论上来讲，阿拉伯世界任何国

家的具体利益问题，都有可能与埃及的利益相关。 反过来说，维护任何一个阿

拉伯国家的具体利益，埃及都有可能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种情况反映

了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固有矛盾，也是埃及阿拉伯主

义理想与阿盟捍卫主权独立实践中难以协调的根本原因之一。
然而，埃及国内各方对埃及与阿盟的相互关系的反应不一。 目前在埃及国

内，实际上存在着多种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交错的政治思潮。 具有阿拉伯民族主

义倾向的人主张加强埃及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作用，增强对阿盟的支持，扩大对

阿盟的参与。 有媒体认为，埃及责无旁贷，阿拉伯世界的无序状态需要埃及发

挥主导作用。⑥ 对阿盟持支持态度的人往往主张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多边主义。
有阿拉伯学者早就指出，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杂乱无章

的环境，还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环境，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能通过阿盟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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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利益。 但是，这种主张让人们似乎看到了阿盟组建过程中，一部分埃及

人的态度。 这种倾向的人群因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失败而不断衰落，当前

其影响力相对较弱。 如埃及著名纳赛尔主义者、左翼政治家哈姆丁·萨巴西在

２０１４ 年埃及大选中的落败就是明证。
而一种新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埃及社会中颇有市场，这种思潮超

越了宗教和世俗之间意识形态对垒的边界，以追求社会正义和自由而非空洞

口号为目标，强调“经济尊严（生活质量）、政治尊严（个人权利）以及外交尊

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上，埃及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引起民众不

满）。”①持这一主张的民众支持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政权更

迭，对待阿盟持有中庸态度，在传统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现

实中徘徊。②

与此不同的是，带有狭隘埃及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则认为，阿盟不是联盟，尤
其不是埃及单边外交政策创议的替代者。 在主权国家构成的阿拉伯世界中，阿
盟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超国家政治行为体，它只在个别情况下是服务于

与埃及利益并行不悖之利益的有用工具。 他们主张对阿盟持更加审慎的现实

主义态度：可利用阿盟时就利用之，不能利用时则自己干。 埃及学者指出，阿盟

尽管与若干年前相比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组织，其作用难有建设性，但组成它的

国家毕竟具有不同的哲学和政治体系以及不同的国家利益。 在能够对这样的

组织加以有效利用之前，不应该给它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资源。③ 而带有伊斯

兰激进主义倾向的人则认为，埃及的世俗政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阿盟是这种

错误的衍生。 但是，他们主张埃及应该利用阿盟完成其政权意志，然后支持整

个伊斯兰世界。 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泛伊斯兰主义暗相契合。
从当前情况看，埃及对阿盟的政策将不断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 但是，从

埃及历届政权来看，不管是军人政权、临时政权还是穆兄会政权，埃及政府都给

予阿盟较为有力的支持，可见的将来埃及恐怕既不会放弃阿盟，也不会对阿盟

有更多的承诺。 （新）阿拉伯民族主义、狭隘的埃及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激进主

义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争斗，使埃及在阿盟平台上已经明显充当次要角色。 尽管

塞西政权在阿盟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强。 但是，不难看出埃及当前奉行的应该是

最低纲领主义的对阿盟政策。 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对于阿盟，埃及虽然仍有许

多美好愿望并经常付诸行动，但埃及学会了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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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就埃及与阿盟的未来关系而言，确实充满不确定性，但也许可以肯定以下

几点：一是阿拉伯世界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能取代埃及曾取得过的那种

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二是阿拉伯世界也没有任何其他泛阿拉伯组织可能取代

阿盟的地位；三是在埃及不可能有完全抛弃阿盟的任何其他主义或思潮占据主

导；四是不管阿盟如何强力参与阿拉伯事务，它绝不会变成巨无霸式的超国家

组织，但也不会因无力解决阿拉伯事务而解散。 这些基本点决定两者的关系不

可能有大的改变，因此，从长远来看，人们对阿盟的前景只能看到埃及强则阿盟

强，埃及弱则阿盟弱的局面，阿盟需要埃及这样的大国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埃及

也需要阿盟的泛阿拉伯主义体制来实现其部分对外战略目标和拓展其国家利

益。 两者的相互需求构成彼此关系的恒久支点，这种关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尽管当前海合会国家把持阿盟，但这仅仅是埃及弱态之下海合会暂时“主管”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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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ａ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ｋｅ Ｅｇｙｐｔ ｗｈｉｌｅ Ｅｇｙｐｔ ｎｅｅｄｓ Ａｒａｂ Ｌｅａｇｕｅ
Ｐａｎ⁃Ａｒａｂｉｓｍ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ｌａｓｔ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Ｅｇｙｐ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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